
去年元宵节，亲友们来微信祝
福，我除了感激，还加了一句话：“想
念家乡的炸元宵。”很快，回复就纷
至沓来：“我也想念”“怎么说没就没
了呢？”“别说炸元宵，煮元宵也没影
了”“园路餐厅也拆除了。”

园路餐厅曾是家乡沈阳的一
家大馆子，虽说以经营西餐闻名，却
也在传统方面有一手，比如元宵，经
它的手一过，就非常有名。进入正
月，几只柳条编的长方形大笸箩摆
了出来，每一只都层层叠叠，装入一
二百或者更多浅黄色的立体小方
块。少儿时代，我曾耐心数过这些
小方块，没等数完，眼前刷的一亮，
落下一片白，不是雪，是南方所说的
糯米粉。但沈阳人管这个不叫糯米
粉，大家日常说话，难得发“糯”这个
音，替代的说法是：江米面。北京
人，天津人，关里关外的北方人，一
般也都这么叫。怪了，糯米糯米，又
粘又糯，何“江”之有？莫不是当初
它胸怀开阔，或者受人差遣，总之是
不想让南方独享快活，都是一个国，
要粘咱一起粘，便从京杭大运河这
个“江”，悠悠乘船北来？

浅黄小方块是元宵馅料，从大
块母体上一刀刀工整切成，计有糖、
油、果仁、果料等成份，凝固整合到
一起，天寒风冷，嗅不出香味，但仍

具诱人之魅力。我的未成年爪子痒
痒的，就想有所收获，不求多，一颗
足矣，攥在手心，伺机撤离。想是想
了，不敢行动，只敢派出目光，默默
享眼福。此时的笸箩，仿佛婴儿摇
篮，已被人悠了起来，一群小方块粘
满了江米面，忽而向东，忽而向西，
晃啷晃啷，不停地轱辘，越轱辘个头
越大、体态越圆，眼瞅着，就变成一
个个白胖白胖、可亲可爱的球形美
食。“外圆内方”，是中国表扬人的一
句好话，比较有分量。我现在觉得，
也可用它来表扬元宵，重点表扬北
方的生元宵。

很晚才知道，南方的元宵跟北
方的不太一样。从制作方式上看，
北方的是滚出来的，南方的是包出
来的——馅料无须硬而成形；从体
量上看，北方的大，或者叫憨厚，南
方的小，或者叫灵巧。即使在名称
上，各自也不想强求一致，北方你径
直叫元宵好了，南方嘛，叫汤圆，或
者叫汤团，汤汤水水，团团圆圆，喜
兴！而且从叫法上就摆脱了节令期
限，想吃就吃，不必等到正月十五。

但我依然怀念家乡正月里的
元宵。我在外地生活多年，即使正
月里赶回沈阳，即使恰好站在昔日
园路餐厅的地面，仍会从心中生出
思念之情。那时的元宵节，多么的

贫乏寡淡。没有哪家媒体，敢于告
知，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天，也叫上元
节，也叫灯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大
日子，古代现代，海内海外，全体华
人都格外珍重，这一年之中的第一
个月圆之夜。这一夜，懵懂无知的
我们，哪里晓得，我们的先人，我们
的后代，甚至未来的我们自己，都会
高高兴兴，燃灯放焰，耍龙灯，赏冰
灯，猜灯谜，舞狮子，踩高跷，划旱
船，扭秧歌，打太平鼓，打游戏机，玩
手机。那时的我们，哪里知道这些，
只知道一件事：吃元宵。元宵是我
们跟元宵节，跟经多识广的月亮，唯
一的联系。

谁都不宽裕，且有粮票油票限
制，元宵煮出来，一人分不了多少，
盛在碗中，月亮般宝贵。天上的月
亮只有一个，我们在地上，一下子
拥有了好几个，能不稀罕？

但是，人们并不满足，人们企
望更大的快乐，于是支起铁锅，咕
咚咕咚，倒入平素舍不得用的食
油。哪怕此后，菜碟子里的油星，
比晨星还要寂寥，老子今天，老娘
今日，豁出去了，偏要豪爽一把，痛
快一回。滋滋啦啦，翻滚膨胀，嚯
嚯！一种妙物出了锅，嘴上喊它是
炸元宵，心里可能美美地想，那是
白月亮，变成了金月亮。

金月亮 ■ 刘齐

成都的元宵节闹热，古已有
之。这一天，成都人要赏灯、猜灯
谜、饮酒、赋诗、赏月。有人说卓文
君与司马相如的相会开启了蜀人元
宵节浪漫的先河，这当然是乐观的
说法。不过，元宵节在成都重要程
度远远超过了除夕，俗称“大年”。
在我的印象中，元宵灯会源远流长，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唐宋时
期的元宵节，成都是欢乐的海洋，官
员与民同乐，甚至上升到政治的高
度，由此演绎出了丰富的元宵故事。

“饮食菩萨”车辐先生曾写过
元宵节灯会上的饮食，小吃摊林
立，商贾云集，边品尝着这样那样
的小吃，边游逛多彩的灯市，别有
一番趣味在，尤其是儿童最喜。有
首竹枝词说：“城隍庙前灯市开，人
物花枝巧扎来。高挂竹竿求主顾，
玲珑机巧斗新裁。”这时候也是可
猜灯谜的：“元宵灯谜妙无方，十字
街前贴数张。几度费心猜得破，赢
来鸾笺数十张。”猜出了灯谜，奖品
为鸾笺。亦有竹枝词记元宵节：

“元宵灯火敞玲珑，锦里繁华入夜
中。最是无知小儿女，出门争看爆
花红。”可以想见这是普通人家在

观灯了。在成都的周边乡镇，观灯
也是元宵必有的节目：“喧天锣鼓
镇乡邻，耍耍花灯敬敬神。人尽彩
棚台下望，管弦闹彻艳阳春。”市民
爱元宵节，大学者刘沅也有自己的
观察，且写了首竹枝词：“底事家家
饷粉丸，春宵月色助盘餐。缺时不
比圆时好，珍重郎君仔细看。”这

“粉丸”即今日所说的汤圆。
元宵节在今天同样重要，在老

成都人的眼里，元宵节是举家团圆
的日子，逛灯会可能少了些。但先
祭祀祖先而后食之却是持续的风
俗。有竹枝词说：“明月今宵第一
圆，横窗梅影夜谈天。汤元吃罢心
香祷，愿似囫囵过几年。”这是成都
人过节的通常状态。

民国的元宵节，恰如竹枝词
中所言：“童唱汤元改元宵，敞马归
槽鼻拴牢。年下嘉定东去也，各
寻生理自推敲。”大概那时候的成
都人过元宵节后才出去工作。民
间熟人相见，则戏云“年已下嘉定
了！”嘉定即乐山的旧称。彼时成
都人东下，沿着府河水路经彭山
至乐山下行，才有了这样的说法。

不过，在成都的正月十六，同

样是有不可缺少的年俗，有竹枝词
说：兴犹未尽续一天，取笑人称“厚
脸年”。相约携手北城上，归来灯
火已阑珊。这一天，男女老幼要
登上北门城墙，谓此行能消除疾
病，保一年平安。故称“游百病”，
取“北”与“百”谐音，所以独上北
城。这一习俗何时流行，已经无
考。是日，小商小贩亦多去城头
赶热闹，摆摊设点，如庙会一般。
所谓“厚脸年”即春节已过完，又
续了一天的缘故。自1958年城
市建设拆掉城墙，“游百病”就取
消了，现在，这个民俗又在武侯祠
恢复了起来。由这些竹枝词留存
下来的点滴记录，是可看出成都
元宵节的流变的。

竹枝词里的元宵节 ■ 晓剑

尽管，元宵节从西汉时期就有了，叫法也
颇多，如上元节、小正月、元夕、灯节等，各种起
源及传说的版本一直就存在，而之前的许多年
里，对我而言，元宵节与春节是一个整体，这一
天，就是一种过年的心理界线。整个春节，就
是过完元宵节这一天，才算完，用海南人的说
法，过完这一天，年就过海了，过年的心才真正
落到实处，才真正开始新一年的打拼，直至下
一个春节的到来。

过元宵，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亲历的“换
花节”。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年吧，那
一年的元宵节晚上，我慕名到府城去换花、赏
灯。我那时住在海府路。夜幕下，夜空清辉，
春风烫人。那时，海府路通往府城的公交车改
道，以海府一横路为界。越往府城方向，人越
密集，一街拥拥挤挤的人，在不太明亮的路灯
和轻薄的月光下行走，手持花或花灯的人在人
群中闪闪烁烁，时不时，还有一两朵绚烂的烟
花在空中绽放。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只要你愿
意，就向对方点头致意，互换手中的花。我从
海府一横路走到府城，又从府城走回海府一横
路，在海口这座人口密度不大的城市里，我有
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一条路上自发地汇聚着这
么多人，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没有QQ、微信
等网络社交平台，换花节迸发了海口这座城市
的年轻人的热情。被裹挟在人流中行走的我，
只是一个旁观者，没有买花，自然也没花好换，
只以一颗好奇的心来感受这暗流涌动的激情
与夹杂着花香、汗味与青春荷尔蒙弥漫的氛
围。这其中是否有因换花而相识、相知，最终
喜结良缘的年轻人，不得而知，如有，这份体
验，值得珍视。这就是琼山区著名的“换花
节”。据说这“换花节”起源于“换香节”，而换
香，又源于唐代。当时人们换香，是寄寓互换
香火，换吉纳祥，旺丁发财。1984年，出于安全
考虑，当地政府把“换香”改为“换花”。后来，

“换花节”的影响日渐扩大，被列入了海南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那一年的元宵夜，终因太过
拥挤而从此让我望而怯步，不再涉足。但多年
过去，每每一想起换花的刹那，城市太平，市民
友好的那种美好感觉，依然清晰可感。从报
纸、电视新闻得知，现在的“换花节”，内容更丰
富，参加的人们，不仅换花，还有赏花灯、琼剧、
花卉迎春、元宵文艺晚会等，全民都能参与，一
派日子红火、国泰民安的气象。

换花节 ■ 韩芍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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